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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品 

增上心經 

所謂增上，乃指戒、定、慧三學是可以互為增上的。既從戒可以增上定、

慧，也可以從定裡去增上戒、慧，可以從慧裡去增上戒、定。雖《楞嚴經》是

說「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但不同的眾生，下手的法門

其實不必相同；有些是適宜從戒入手，有些是適宜從定入手，有些是適合從慧

入手，不是那麼固定的。 

若在今天這個時代，我認為大部分眾生從慧入手會比較方便。為什麼呢？

第一、現代人的思惟能力、抉擇能力因受教育的影響，都比以前好很多；第二、

在這資訊時代，我們能夠看到的、聽到的，都比過去人廣很多。所以從此基礎

再來作思惟、統合會比過去有更高的效益，所以較適合從慧入手。但因受「從

戒生定、從定發慧」的影響，卻把慧學當作最後的程序，這我覺得蠻可惜的。 

就經典而言，所謂「增上心學」即指「定學」。所以增上心經是指在修定的

過程中，云何用方法而使我們的定力能越來越深。 

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當以數數念於五相。數念五相已，生不善

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云何為

五？ 

要使定力能越來越深，當修習五種方法。以此而能使心越來越定，妄念若

生，尋即斷滅。妄念既離，心便能定。然後呼吸也越來越細，到最後可以止息，

就是沒有呼吸而入定了。 

到四禪時，是可以止出入息。但止的，應是鼻息而已，至於腹息跟身息可

能還是存在的。以下主要講五種方法。 

比丘者，念相善相應；若生不善念者，彼因此相復更念異相善相

應。令不生惡不善之念；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猶木工師、木工弟

子，彼持墨繩，用拼於木，則以利斧，斫治令直。 

這前面已講過了，如果我們興起的是不善念，比如貪念或瞋念，這時就應

當用另一種念頭來對治。比如若升起的是貪念，就用不淨觀對治；若升起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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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念，就用慈悲觀對治，如常謂的「五停心觀」。若對治得好，則惡念或不再升

起，或升起即便消逝。 

復次，若生不善念者，彼觀此念惡有災患，此念不善，此念是惡，

此念智者所惡；此念若滿具者，則不得通、不得覺道、不得涅槃。彼

如是觀惡，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 

猶人年少，端政可愛，沐浴澡洗，著明淨衣，以香塗身，修治鬚

髮，極令淨潔；或以死蛇、死狗、死人食半青色，膨脹臭爛，不淨流

出，繫著彼頸，彼便惡穢，不喜不樂。 

第二、對於妄念，非已升起，再去降伏，而是能事先預防也。 

如何事先預防？當知一切惡念，是煩惱、生死的根本，遠離清淨、覺悟、

涅槃也。 

復次，不應念此念。彼不念此念，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猶有

目人，色在光明，而不用見，彼或閉目，或身避去。 

「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就修定而言，乃離開方法，就是妄念。故除方

法外，乃一切念皆為不善念也。 

第三、這裡講的不善念，它的範圍更廣。前面所講的不善念乃指貪、瞋、

慢等，較粗重的不善念。 

事實上，在修定時應把握一個大原則：離開方法，就是妄念；故離開方法

的念，就是不善念。比如以數息法而言，除了數字之外，其它的便都是妄念。

同理，若修持名法門，離開佛號以外的也都是妄念。這原則很簡單，但一般人

做不到。 

比如很多人在持名念佛的當下，他還是有期待，期待什麼呢？期待見到佛

相、見到光明、見到佛來摸頭，這其實都在打妄想，但一般人乃不覺得。同樣，

有些人在禪坐時，數到身心較輕安、放鬆，就很高興而不再繼續用方法。如果

已在享樂而不再繼續用方法，便保證不會再進步。因此覺得心很定了，覺得身

心喜樂，其實也都是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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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修定修到第五層次時，猶還有三條線：知道我還在用方法。事實上，這

也是妄念，也要將這些再慢慢放掉，才有可能進入一心的境界。 

還有在修行的過程中，有些人常犯一種錯覺：既眾生是無明的，所以修行

後，一定得越來越明，越來越清楚才是。但如果我們仔細去分析，云何為清楚

呢？一定是有心、有境，有能、有所；心對境者，才能清楚。而且有過去、有

現在，才能確認：現在比過去清楚。所以在覺得清楚的當下，已打了多少妄想

呢？ 

相反地，只一心安住於當下，哪有清楚跟不清楚的差別呢？故修定者，唯

安住於當下的方法，只要察覺心離開了方法，那就是妄念而應該馬上排遣，這

才能進入更深的定境。 

復次，彼比丘為此念，當以思行漸減其念，令不生惡不善之念，

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猶人行道，進路急速，彼作是念：我何為速？

我今寧可徐徐行耶！彼即徐行。復作是念：我何為徐行？寧可住耶！

彼即便住。復作是念：我何為住？寧可坐耶！彼即便坐。復作是念：

我何為坐？寧可臥耶！彼即便臥。如是，彼人漸漸息身麤行。 

經文的意思是：就像有人走在路上，剛開始時走得很快！然後才想，我幹

嘛這麼急呢？我還是慢慢走吧！於是，就把腳步放慢了。 

其次，他又想：那我為何非走不可呢？我乾脆停下來吧！以此，他就停下

來了。然後雖停下來，何必只是站著，就乾脆坐下來吧！ 

這如果不解釋，單看字面很多人會想：那就直接躺下去睡覺，不就更省事

嗎？事實上，不是這樣。我們要知道用「方法」跟用「心」是不一樣的，「方法」

要繼續用，但用「心」的程度可慢慢減少。 

就修定的過程而言： 

一、最初不只要用「方法」。而且方法還得用緊一點，還得用複雜一點。何

以故？妄想仍很粗重也。因為那時，妄想雜念太多了。所以數息甚至可

以倒數，變成從十、九、八、七而倒數下來。 

二、當妄想稍調伏時，方法還得用緊一點，但不必太複雜了。這時不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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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而是從一數到十。方法怎麼緊呢？第一、要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數字

上；第二、對妄念的現行，要保持高度的警覺性；故妄念一出現馬上就

注意到了，馬上就得回到方法去。 

三、當妄想更調伏時，雖方法仍得用，但用心已非那麼緊了。 

四、當妄想伏盡時，雖方法仍在用，但已「不用心」了。以既無妄想，又

不用心，才能入定。 

譬如牧童之於蠻牛：最初牛既狂野，又刁蠻；所以牧童一點也不敢放鬆。

既眼盯得很緊，又繩子抓得很牢。唯恐牠又狂走或吃草去。 

那就像牧童牧牛，最初這條牛是既狂野又刁蠻，所以剛開始時牧童一定很

用心，既眼睛盯得緊，也繩子抓得牢；只要看到牛吃草，馬上使勁把牠拖回來。 

待牛漸調伏了，雖眼仍盯得緊，但繩子已不用抓得很牢。最後，眼看不看，

繩子抓不抓，都無所謂。因為牛已能自動回家去了。 

過一段時間後，牛慢慢知道，只要稍微不乖，牧童就會把牠拖回去。所以

牠就變得比較節制一點。牛比較節制後，牧童就可稍放鬆一些，眼睛仍是盯得

很緊，但繩子不必抓那麼牢了。到最後牛知道，反正就是不讓牠吃草，牠就放

棄了，於是牧童眼睛可以不用盯，繩子也不必抓，牛已能自動回家去。各位知

道，牛自動回家去是什麼意思？心能寂然入定，而不是躺在那邊睡覺成無記也。 

這是說在修定的過程中，最初心要比較緊；當妄想雜念慢慢減少時，用心

程度也當慢慢減少。比如妄想是八分力，用心是九分。如果妄想剩三分呢？你

用四分心，去壓它便行了。到最後妄想都沒有了，當就不用再壓了。 

事實上，用心程度本質上也是個妄念，所以用心的程度得越來越鬆，才可

能入定。 

復次，彼比丘便齒齒相著，舌逼上齶，以心修心，受持降伏，令

不生惡不善之念。猶二力士捉一羸人，受持降伏。 

這上次，也已經說過了。 

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當以數數念此五相，數念五相，已生不善

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便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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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欲念則念，不念則不念。是謂比丘隨意諸念，自在諸念跡。 

用以上五種方法，降伏惡念、妄念，使心入定。 

林品 

瞿曇彌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釋羇瘦，在迦維羅衛尼拘類樹園，與大比丘

眾俱受夏坐。爾時瞿曇彌大愛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白曰：

「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耶？」世尊告曰：「止，止，瞿曇彌！汝莫作是

念：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瞿曇彌。……」

於是瞿曇彌大愛為佛所制，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瞿曇彌大愛」其實就是佛的姨母，我們知道釋迦牟尼佛出生後，其生母

摩耶夫人就往生了，所以佛是由姨母撫養長大的。等到佛出家、成道後，大愛

也是非常嚮往出家的生活，所以她在佛陀安居時，就到安居處問：「我們女眾能

不能證得解脫果？能不能也跟著過出家修行的生活？」 

以我的了解，安居期間不太可能讓其他人去打擾的。因為在安居期間，乃

以禪修為主要的功課，故稱為「受夏坐」。大家都知道修禪定止觀時，是不接受

別人去拜訪、打擾的，就像我們在打禪七時，必是謝絶訪客。 

大愛道雖是佛的姨母，應知道規矩而不會故意去犯這個過。但經文，卻如

此說：大愛道於佛陀安居期間，去問佛道：「我們女眾能不能也跟著出家修道？」

佛陀說：「不用想吧！這不可能也。」大愛道聽了很失望，無可奈何地頂禮佛足，

繞三匝後離去。 

爾時諸比丘為佛治衣，世尊不久於釋羇瘦受夏坐竟，補治衣訖，

過三月已，攝衣持缽，當遊人間。瞿曇彌大愛聞已，復詣佛所，稽首

佛足，卻住一面，白曰：「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

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世尊亦再告曰：「止，

止，瞿曇彌！汝莫作是念：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



 104 

學道。」於是瞿曇彌大愛再為佛所制，稽首佛足，遶三匝而去。 

過一段時間後，受夏坐已竟。如果用時間來講，安居是從四月十五開始，

一直到七月十五結束。安居結束後，僧眾又可以去人間遊行，到處托缽、弘法。 

在往人間遊行前，會把衣物行李等再作一翻整理。雖在安居三個月內是謝

絶訪客的，但安居結束後，倒會有很多居士來供養。 

因為三個月專修禪坐止觀，會有很多比丘證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

所以大家都歡喜來供養，也順便聽這些比丘的心得報告。這時，大愛道也來了，

又問佛同樣的問題，而佛陀也是回答：「不可能啊！」於是大愛道再為佛所制止，

無可奈何地頂禮佛足，繞三匝後離去。 

彼時世尊於釋羇瘦受夏坐竟，補治衣訖，過三月已，攝衣持缽，

遊行人間。瞿曇彌大愛即與舍夷諸老母，俱隨逐佛後，展轉往至那摩

提，住那摩提揵尼精舍。 

於是瞿曇彌大愛復詣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白曰：「世尊！

女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

無家、學道耶？」世尊至三告曰：「止，止，瞿曇彌！汝莫作是念：女

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瞿曇彌大愛三

為世尊所制，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等到佛陀跟祂的弟子到人間遊行，就是隨緣去托缽、弘法，這時大愛道就

帶領著很多女眾居士跟隨佛陀後面，而住到「那摩提揵尼精舍」。 

「那摩提揵尼精舍」：這不知道是什麼精舍。如果說是佛教比丘尼的精舍，

那時還無比丘尼，云何有比丘尼的精舍？如果說是外道尼的精舍，那會

去住外道尼的精舍，也是有點不可思議？ 

但這不是重點，不必太認真，所以我們繼續看下面。 

大愛道復往佛住所，第三次提出同樣的問題，而佛也同樣回答：「不可能

啊！」 

彼時瞿曇彌大愛塗跣污足，塵土坌體，疲極悲泣，住立門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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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阿難見已，問曰：「瞿曇彌！以何等故，塗洗污足，塵土坌體，疲極

悲泣，住立門外？」瞿曇彌大愛答曰：「尊者阿難！女人不得於此正法、

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尊者阿難語曰：「瞿曇彌！今且住

此，我往詣佛，白如是事。」瞿曇彌大愛白曰：「唯然，尊者阿難。」 

因為連續三次都被拒絶了，大愛道絕望了，就在門外非常傷心地哭泣。這

時阿難恰好從那裡經過，我們知道阿難是佛陀的侍者，阿難心地比較柔軟，他

看到大愛道在那邊哭泣，就問：「妳為什麼哭得這麼傷心呢？」大愛道說：「佛

陀不准我們女眾出家，所以我才難過得在這哭。」阿難說：「等等！這問題我去

佛邊，再幫妳轉達看看！」大愛道就說：「好吧！一切就拜託你了。」 

於是尊者阿難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女

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

無家、學道耶？」世尊告曰：「止，止，阿難！汝莫作是念：女人得於

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阿難！若使女人得於此正

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阿難！

猶如人家多女少男者，此家為得轉興盛耶？」尊者阿難白曰：「不也，

世尊！」 

「如是，阿難！猶如稻田及麥田中，有穢生者必壞彼田。如是，

阿難！若使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令

此梵行不得久住。」 

於是阿難往至佛所，重提准許女人出家的請求。佛不只不答應，而且直接

了當地說：如果讓女人出家，梵行必不得久住。 

問：女人出家，必令梵行不得久住嗎？ 

答：如果必定如此，則世尊便不會讓女人出家。既世尊讓女人出家，便表

示未必如此。 

如果讓女人出家，正法必不得久住；則世尊會讓女人出家嗎？應該是不可

能的！因為讓正法久住於世，才是世尊最在意的。祂絕不會為人情之故，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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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正法不得久住。 

故既讓女眾出家，便表示：這狀況不是必然的；但得加以防範，因此才有

「八敬法」的處置。然經文的意思還是說：世尊認為讓女人出家，必會使正法

不得久住，因此也拒絕阿難的請求。 

尊者阿難復白曰：「世尊！瞿曇彌大愛為世尊多所饒益。所以者

何？世尊母亡後，瞿曇彌大愛鞠養世尊。」 

於是尊者阿難只好避重就輕地說：「姨母從小把你撫養長大，你可以不報

恩？可以不讓她出家嗎？」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瞿曇彌大愛多饒益我，謂母亡後，鞠養

於我。阿難！我亦多饒益於瞿曇彌大愛。所以者何？瞿曇彌大愛因我

故，得歸佛、歸法、歸比丘僧，不疑三尊及苦、習、滅、道，成就於

信，奉持禁戒，修學博聞，成就布施而得智慧。離殺、斷殺，離不與

取、斷不與取，離邪婬、斷邪婬，離妄言、斷妄言，離酒、斷酒。阿

難！若使因故，為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諸生活具，至盡形

壽，不得報恩。 

「至盡形壽，不得報恩」：其實，佛那在乎信眾能否報恩？是否報恩呢？ 

世尊答曰：沒錯！大愛道從小把我撫養長大，對我是有恩的。但說到報恩，

事實上我已報答了。大愛道因為我的關係，才能皈依佛、法、僧三寶，才能學

習苦、集、滅、道四聖諦，也因此能守五戒等。 

所以如說恩德，是她對我恩大？還是我對她恩更大呢？世間會認為把我撫

養長大恩很大，但以佛法而言，能讓她具足正知見，並依此修行，那恩乃大不

知道多少倍！這恩就算她，盡此一生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等諸生活具，

猶不能報也。 

因為佛法重視的是法身，而非色身。這色身在無窮的生死中，生生死死不

知道多少次了，再多生一次、多死一次皆不足為奇；但能夠皈依三寶，因此而

薰聞正見，這倒是生生世世難得有的因緣。所以如論恩德，我的恩絶對比她大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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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講法，如就我們所瞭解的佛陀來看，佛哪在乎這些眾生能不能報恩

呢？何況去論其恩德的大小！ 

阿難！我今為女人施設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

其形壽。阿難！猶如魚師及魚師弟子，深水作塢，為守護水，不令流

出。云何為八？ 

佛陀前面還堅持：若讓女眾出家，梵行不得久住。怎麼現在突然轉念曰：

若女眾欲出家，則我為女眾們施設「八敬法」，女眾當盡其一生，奉持無違，才

可以出家。 

然而就算女眾皆奉持「八敬法」，梵行是否仍不得久住？若謂「是」，則奉

持「八敬法」，又有何意義呢？若謂「否」，即讓女眾出家，梵行未必不得久住。 

下面看「八敬法」的條文： 

1. 比丘尼當從比丘求受具足。 

「受具足」：受戒也。 

「受具足」就是受具足戒的意思。我們知道在律制裡，男眾只能剃度男眾，

女眾只能剃度女眾。但女眾在剃度前，先要徵得比丘眾的同意。尤其在受具足

戒時，要由男眾的戒師來審核，審核過的才能受具足戒，成為正式的比丘尼。 

2. 比丘尼半月半月往從比丘受教。 

經文的意思有點含糊，似比丘尼每隔半月就要去比丘那邊受教。但事實上，

反是半月、半月必須請比丘到比丘尼的精舍去教戒，教戒包括講經、說法、禪

修、教律等。 

3. 若住止處設無比丘者，比丘尼便不得受夏坐。 

於安居期間，還得以比丘作依止。 

住止處設無比丘，非謂比丘尼住處無比丘住。比丘跟比丘尼依律是不可能

共住的，但比丘尼於夏安居時，附近要有比丘。這樣才方便比丘半月半月到比

丘尼的精舍來說法、教戒。 

故不是住在一起，而是住得很近。我們知道以前交通不發達，故都得步行，

半天內能夠走到的矩離是很有限的。所以它的意思是：如果比丘不方便教化的



 108 

處所，比丘尼就不得在彼夏安居。 

4. 比丘尼受夏坐訖，於兩部眾中，當請三事──求見、聞、疑。 

若有事欲檢舉，當有比丘作仲裁。 

「見、聞、疑」者上次已說過了，於夏安居結束後會舉辦類似檢討會，有

的是心得報告，有的是生活檢討。於生活檢討中，如果別人犯錯而未發露，可

以檢舉。 

檢舉的內容有：一、我親眼所見的，二、我親耳所聽的，三、雖未親見、

親聞，但懷疑其有問題。以見、聞、疑者，都可以提出檢舉。 

但提出檢舉之後，現場要有人仲裁。故意思是：比丘才能作法官，才能作

仲裁。 

5. 若比丘不聽比丘尼問者，比丘尼則不得問比丘經、律、阿毘曇；

若聽問者，比丘尼得問經、律、阿毘曇。 

阿毘曇就是論的意思。如果比丘答應，比丘尼才能問比丘有關經、律、論

的問題；如果不答應，就不可以問。 

其實，這不是針對比丘尼才有的。居士要問法師問題，也得徵得法師的同

意才能問。否則，有些人是存心不良，乃是去踢館、找碴的。故法師不讓你問，

就不准問。目前的民主社會，都先舉手示意；待主席點到，才能發言也。 

6. 比丘尼不得說比丘所犯，比丘得說比丘尼所犯。 

意思是：若檢舉者，男眾可以檢舉女眾，女眾不能檢舉男眾。 

7. 比丘尼若犯僧伽婆尸沙，當於兩部眾中，十五日行不慢。 

「僧伽婆尸沙」：又名僧殘，雖未至死刑，也類同殘廢了。 

「行不慢」：既得在兩部眾中，發露懺悔；又得接受僧團的制裁。包括褫

奪公權、關緊閉、服勞役等。 

「僧伽婆尸沙」：是戒律上較專有的名詞，意思是「僧殘」，雖未到死刑，

也等於殘廢了。如犯了最重的罪，即判死刑。但死刑，不是得去死，也非逼他

還俗，而是已失去比丘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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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說過，僧團排班以戒臘為主，戒臘越高者排前頭，戒臘低者排後頭。

至於失去比丘資格者，永遠排在最後，所以他還是能在僧團裡修行。 

至於「僧伽婆尸沙」是比死刑輕一級的罪過，所以等於殘廢了。事實上，「僧

伽婆尸沙」是可以懺悔的，懺悔之後是可以還清淨的，不會影響到戒臘的遞增。 

「行不慢」：除發露懺悔外，還得接受僧團的制裁。包括褫奪公權、關禁閉、

服勞役等。 

「當於兩部眾中，十五日行不慢」：若比丘尼犯僧殘罪，當於說戒日，於兩

部眾──即比丘眾與比丘尼眾中，行發露懺悔與接受僧團的制裁。 

8. 比丘尼受具足雖至百歲，故當向始受具足比丘極下意稽首作

禮，恭敬承事，叉手問訊。 

比丘尼雖戒臘很高了，猶得向新戒比丘稽首行禮、恭敬服勞。 

以上主要是謂：不管是法的傳授，還是律的執行，還當以比丘眾為依止。

何以故？男性於自修和住持正法上，皆較牢靠。 

以上從八敬法來看，很明顯的不管是法的教授，還是律的執行，都是以比

丘為主導。為什麼呢？男性於自修和住持正法律上，皆較牢靠。為什麼呢？這

下面會再解釋。但這裡，我有一句話，各位要好好去思惟： 

具男相者，未必是男性；具女相者，未必非男性。性者，心理的特質；相

者，身體的形態。 

在座各位誰是男相？誰是女相？乃一眼就看得出來，對不對？但誰是男

性？誰是女性？卻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來的，因為心理的特質是慢慢才能表現

出來的。關於何為男相、女相？這不用我講，因為大家都很清楚。至於男性、

女性的特質，範圍可以很廣。但下面所講，乃限指與修學佛法有關的。 

男性者，理性、獨立、堅忍、公義。女性者，感性、合群、柔弱、徇情。

因此不管就自修而言，或住持正法上，男性皆較牢靠。 

男性的特質是什麼？一、比較理性，而女性則比較感性。二、比較獨立，

那女性呢？乃比較合群，合群到什麼地步？既逛街要成群結隊，也上廁所得呼

朋喚友；尤其在山區、郊區更是如此。三、比較堅忍，在修行的過程中，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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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才能堅持到底。男眾骨頭硬，故較能堅持到底，尤

其是禪修，碰到關卡時更得如此。而女性呢？乃比較柔弱。故男眾修禪者多，

女眾修信願法門者多，總覺得自己沒信心，要找一個靠山，故以阿彌陀佛、觀

音菩薩作靠山。四、比較公義，男眾看的視野較廣，所以崇尚理跟義。那女眾

呢？這各位要注意，乃「徇情」也。徇情不是男女戀愛的殉情，而是比較容易

受人情的左右，因這個人跟我要好，所以就同情他、擁護他，而不管他做的是

好事，還是壞事？以他跟我個人的關係來作判斷，所以較不能主持公義，不能

執行戒律。 

故為什麼女眾出家得男眾同意呢？因為男眾較公道，不合格的就淘汰出

局，你跟他講、跟他求，他都不苟同。而女眾你跟他講，一次沒效，兩次沒效，

第三次可能就有效了。這是為男女的特質不一樣，所以在住持正法上，或在自

修上，男性都比較可靠。歷史上也多說「女巫」，而非男巫。 

因此，就男眾而言，當自省：我是否具備這些心理的特質？就女眾而言，

亦如此也！ 

但目前，我覺得有很多男相的青年，卻非男性，而是越來越柔弱，越來越

盲從。而很多女相者，卻越來越男性化了，理性、獨立、堅忍。所以我要奉勸

很多男眾：不要以為具男相，就是男性。當好好自我反省，前面所講的男性特

質，我是否都具備了？如果不具備，又如何能重男輕女呢？ 

那女眾也是一樣，不要想：既是女相，便是女性，其實不見得。記得有一

年去馬來西亞弘講，有位女眾就問：「傳說女眾都比男眾少五百劫修行，你看我

要修到什麼時候，才能轉女成男？」我哪有神通，知道妳已修了多少劫？ 

但我很篤定地跟她講：「要轉男，現在就可以轉了！」她問：「怎麼轉？」

我說：「是轉男性，而非轉男相。」因為要轉女成男，首先得從心理去調整成男

性的特質。身相，是業報身；故你心轉了，業就變了；業變了，相就跟著轉也。

故不著手從心去轉，你將永遠是女眾。她一聽，眼睛一亮，原來當下就可以轉

了。所以我們不要從外相去看男女，要從心理的特質去看男女。 

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

其形壽。阿難！若瞿曇彌大愛奉持此八尊師法者，是此正法、律中，

出家學道，得受具足，作比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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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思是：如果女眾能夠奉持八敬法，便可以在正法律中出家、修道。 

於是尊者阿難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

詣瞿曇彌大愛所，語曰：「瞿曇彌！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

家、出家、學道。瞿曇彌大愛！世尊為女人施設八尊師法，謂女人不

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瞿曇彌！世尊如是說，若瞿曇彌大愛奉

持此八尊師法者，是此正法、律中，出家學道，得受具足，作比丘尼。」 

……爾時，瞿曇彌大愛於正法、律中，出家學道，得受具足，作

比丘尼。 

阿難聽了，當然就趕快轉告大愛道。大愛道當然說好，於是就正式依法依

律出家而作比丘尼了。 

世尊告曰：「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

家、學道者，正法當住千年。今失五百歲，餘有五百年。 

意思是如果女眾不出家，正法可以住世一千年；現因為讓女眾出家，所以

正法少了五百歲，乃剩下五百年。 

所以很多自以為是的男眾都駡女眾：因為你們出家了，所以正法只剩五百

年。你有能耐，就去駡釋迦牟尼佛吧！因為是祂決定的。或者駡阿難尊者，因

為是阿難為女眾求情的。 

若如此，世尊何以又答應讓女眾出家呢？ 

為徇情的關係嗎？當不可能。 

所以這經文，其實是前後矛盾、自打嘴巴的！ 

如果就經文前後看，當非這個意思。為什麼呢？如果讓女眾出家，正法必

會少五百歲。我認為世尊不會讓女眾出家的！因為女眾的弊端，乃為「徇情」。

世尊既明白女眾因徇情，所以不能住持正法，何以祂自己卻先徇情了呢？所以，

若讓女眾出家，正法必會少五百歲，我認為世尊不會讓女眾出家的。 

所以這經文，其實是前後矛盾，自打嘴巴的。經文的意思當是：如果女眾

出家而不奉行八敬法，必會讓正法少五百歲。所以世尊在情理間，作了非常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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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抉擇──最初覺得女眾不能住持正法，所以不許出家；可是依情而言，還

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家，可以修道。那怎麼辦？就是制定八敬法，讓女眾徇情

的弊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 

否則，若女眾出家正法就必定少五百歲，那世尊再制定八敬法又有什麼意

義呢？這也就說：女眾出家又能依止八敬法、奉持八敬法的話，正法便不會少

五百歲也。 

這才是既睿智，又合情的抉擇。因為古來都是重男輕女的，所以會有這樣

的經文。事實上，徇情也非女眾才如此也！ 

阿難！當知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終無是處。 

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中，常以女眾修行要有成就，得先轉女成男。

其實未必！女眾也有證得阿羅漢果的。 

當知女人不得行五事，意思是女人無論如何，一、不可能成佛，二、不可

能當轉輪聖王，三、不可能當天帝釋，四、不可能當魔王，五、不可能作大梵

天王。甚至古來還認為：女眾修行要有成就，一定要先轉女成男。 

事實上，在原始佛教女眾證得阿羅漢果的也不少，至少大愛道比丘尼已證

得阿羅漢果。所以非得先轉女成男，修行才能有成就。重點我覺得不在於女相

與男相，而在於女性與男性。 

修行漸有成就時，乃是趨向於「中性」──兼具男女的長處。 

第二、我的看法乃跟很多人不一樣，我認為修行漸有成就時，不是轉女成

男，而是慢慢趨向於中性，這中性是指兼具男女的長處。 

前說男性較理性，但太理性了，會變得刻板而不近人情。故兼具男女長處

者，乃既理性，又讓人覺得溫馨。其次，男性較獨立，女性較合群。但若在團

體中，可以很合群；需要獨當一面時，又可獨當一面。 

第三、男眾雖較堅忍，但太堅忍了，也容易變成剛強、固執，所以還當有

彈性些。如常謂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乃要在隨緣跟不變中，尋得很好的

平衡點。 

第四、男性尚公義，女性易徇情，但一個人可以作到既合理又合情，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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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法常說的有情、有義。 

如能兼具男女性的長處，則他的相貌也會越來越中性。此在經典上乃稱童

男、童女。所以有曰：文殊菩薩是童男身；故修行越高者，當趨近中道而顯現

中性身也。 

且天界的層次愈高，男女的差異性也會越小。 

就人間來看，男女相的差別是很大；但在天界，男女相的差別會變小。甚

至於色界天，就無男女相。 

欲界天雖有男女相，但天的層次越高，男女的情欲就越淡泊，相信男女相

的差別也就越小了。所以大梵天王既屬色界天，其是男的？還是女的？根本就

無意義了！ 

因此再說：女人不得行五事，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這其實還是延續古來重男輕女的說法。然而《妙法蓮華經》卻說龍女七歲

就成佛了，很難想像七歲能成什麼佛。總之，有人偏這邊，就有人唱反調而偏

那邊。都是偏見，也都是戲論爾！ 

當知男子得行五事：若男子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

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必有是處。」佛說如是經已，尊者阿難及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評曰： 

1.這部經，就前後的文義來看，是有極明顯的瑕疵。但就歷史的觀點而言，

從原始佛教以來，即奉行「八敬法」，這是事實。不可能因為這部經，

即將本無「八敬法」的佛教社會，變成奉行「八敬法」的倫理。 

最後對這部經作一個總評，就前後文義來看，這部經是有極明顯的瑕疵。

譬如說女人出家，正法就定少五百歲，還說女人不得行五事。 

但就歷史的觀點來看，戒律上是有奉行「八敬法」的。不可以因這部經有

瑕疵，就認為這是「無中生有」的。 

2.古代女眾雖奉行「八敬法」，並不妨礙其證得解脫道也。今天雖倡言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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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而主張廢除「八敬法」，也不能幫助更多人證得解脫道。 

這個時代已趨向男女平等，所以有些女眾極力主張廢除「八敬法」。佛涅槃

後，其實沒有人能替佛再制戒，所以戒條從來沒有被更動過。中國的百丈禪師

因為開闢叢林，故訂了一套「叢林清規」。有人批評這清規既不像小乘律，又不

合大乘律，但他說是適合中國社會的。但再怎麼改，也只稱為叢林清規，而非

新律法也。 

第二、女眾雖奉行「八敬法」，並不妨礙證得解脫道，如大愛道比丘尼就已

證得解脫道。反過來說，若廢除「八敬法」能幫助更多女眾證得解脫道，我也

贊成！但不見得。事實上，能不能證得解脫道跟是否奉行「八敬法」，應該是沒

有關係的。 

3.事實上，在中國的佛教社會，「八敬法」早就形同虛設而名存實亡矣！所

以再力爭是否廢除「八敬法」？實在是不識時務而已！ 

第三、在台灣的佛教社會，「八敬法」事實上早就名存實亡了！譬如比丘尼

見到年少比丘是否頂禮？是由你決定的！會有哪位白目的比丘要求你一定得頂

禮嗎？ 

4.為何這麼在意，只為這是「末法時代」爾！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代是否廢除「八敬法」？這就不關緊要了！因為緊要

的乃在：云何掌握佛法的正知見？云何能修行證果？否則，一直在「八敬法」

裡作文章，只為這是「末法時代」爾！ 

大品 

優婆離經──意業為重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那難陀，在波婆離奈林。爾時長苦行尼揵中

後彷佯，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卻坐一面。於是世尊問曰：「苦行尼揵

親子施設幾行，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我尊師尼揵親子不為我等施設於行。瞿

曇！我尊師尼揵親子為我等輩施設三罰，令不行惡業。云何為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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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口罰及意罰也！」 

世尊復問曰：「苦行！此三罰如是相似，尼揵親子施設何罰為最

重？令不作惡業！」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我尊師尼揵親子施設身

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所，不作惡業。」世尊復問曰：「苦行！汝說身罰

為最重耶？」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身罰最重。」世尊復再三問曰：

「苦行！汝說身罰為最重耶？」長苦行尼揵亦再三答曰：「瞿曇！身罰

最重。」於是世尊再三審定長苦行尼揵如此事已，便默然住。 

「身罰最重」：若因身行而犯法違律，則所受刑罰為最重也。 

這部經其實是蠻長的，所以我們只是講解大意，不詳細唸了。這「優婆離」

不是持戒第一的尊者，而是另一個同名者。 

意思是世尊問外道長苦行尼揵：「你們的行為是如何分類的？其如何防範人

們去行惡業？」外道長苦行尼揵答云：「我們不對行為作分類，而是講罰，且在

三罰──身罰、口罰、意罰中，是以身罰為重。」 

世尊再三問曰：「你們真以身罰為重？」外道長苦行尼揵亦再三答云：「我

們是以身罰為重。」其實，目前所看到的世間法確實是這個樣子。 

眾生有四等：1. 知法後，即能自調整身心行為，使相應於法──法者，大

原則也。2. 知法還不夠，必教之以律儀，才能以律來規範自己的行為。

律者，枝末也。3. 知律還不夠，必戒之以刑罰，才能以罰來約束自己

的行為。4. 雖戒之以刑罰，還常犯法違律。故得判刑、坐牢；嚴重者，

則判死刑也。 

我們知道眾生共有四等：第一、知道法後，即能調整自己的身心行為，使

相應於法。所以世尊在菩提樹下覺悟之後，講經說法六年，六年之內不制戒。

為什麼？因為這六年中，沒有人犯戒。因為沒有人犯戒，所以就不用制戒。後

來的根器就差了，所以才隨犯隨制。第二、光知道法還不夠，還必須告知實施

的要領；這他才能按部就班地把事情處理好。第三、只是講清楚還不夠，還必

須警告他：如果你不依此行，我就要處罰你；必須靠處罰才能約束他的行為。

第四、雖知道違法要受處罰，他依法違法犯律，所以就得判刑、坐牢。 

世間的眾生，屬第一、第二的實很少，大部份是第三類以下的，所以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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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刑罰，才能約束他們的行為。 

長苦行尼揵問曰：「沙門瞿曇施設幾罰，令不行惡業？」爾時世尊

答曰：「苦行！我不施設罰，令不行惡業。我但施設業，令不行惡業。」 

長苦行尼揵問曰：「瞿曇施設幾業，令不行惡業？」世尊復答曰：

「苦行！我施設三業，令不行惡業。云何為三？身業、口業及意業也。」 

苦行尼揵問曰：「瞿曇！此三業如是相似，施設何業為最重，令不

行惡業？」世尊復答曰：「苦行！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令不行惡業。」

長苦行尼揵復再三問曰：「瞿曇施設意業為最重耶？」世尊亦再三答

曰：「苦行！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也。」 

於是再問佛教呢？佛教於戒律上，雖有講到處罰，但宗旨在於「依法奉行」。

從知道法的大原則，而來調整我們的身心、行為。所以若只制律而不知法，就

會變得呆板、固執不通。而法主要在因果業報也，若造善業，會有善報；造惡

業，會有惡報；以此來規範我們的行為。所以世尊於行中，分為身、口、意三

行；且三行中，是以意行為重。 

「意業為最重」：就律的觀點而言，是否犯律？或所犯的輕重？乃依四點而

作衡量：一、動機，二、手段，三、過程，四、結果，包括對周邊的影

響。 

其實，就律的觀點而言，是否犯罪？及所犯的輕重？乃依四點而作衡量：

第一、牽涉到動機的問題，是蓄意殺人，還是過失殺人，其動機是完全不一樣

的。第二、手段，同樣蓄意殺人，其所用的手段也有很多差別。有些用刀子殺，

有些用毒藥，有些自己不殺叫別人殺，手法乃千差萬別。第三、過程，雖用刀

殺人，有的一刀斃命，有的千刀萬剁慢慢折磨至死，其殘忍的程度又不一樣。

第四、結果死了嗎？或不只是死了，還對周遭有重大的影響。 

很多人對戒律，其實不懂。以為若不小心踩死了一隻螞蟻，就犯了殺生戒。

然這罪有多重呢？ 

眾所皆知，殺罪中最重的稱為五逆重罪：殺父、殺母、殺羅漢、出佛身血

及破和合僧。云何為最重，乃從上述四點去分析、追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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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連自己的父母都殺，這當然太忤逆而罪不可赦。其次，出佛身血或殺羅

漢，佛、羅漢都是世間的聖人，云何能以惡心殺害？殺了聖人，對社會的教化

會有極負面的影響。 

所以不小心踩死一隻螞蟻跟五逆重罪，哪能相比。一隻螞蟻的生存，對人、

對生態的影響乃微乎其微，就算也是殺生，罪乃微不足道。 

以上四點，跟現在的法律是相應的，所以在裁決上須面面顧慮。因此，只

謂意業為重，似乎只重視動機，而未重視餘項，這其實是有點偏差。 

佛教比較圓滿的講法是「眾因緣生法」，故因緣者，乃包括動機、手段、過

程、結果等，依此而論，才不至偏差。依此而論，才能精確地衡量一個人所犯

罪過的大小，及該受的處罰，而非只是就動機而能論定的。 

於是長苦行尼揵再三審定世尊如此事已，即從座起，繞世尊三匝

而退去，往詣尼揵親子所。於是長苦行尼揵共世尊有所論者盡向彼說。

尼揵親子聞便歎曰：「善哉，苦行！謂汝於師行弟子法，所作智辯聰明

決定，安隱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

就遊。所以者何？謂汝向沙門瞿曇施設身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業。口

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於是長苦行尼揵聽完之後，便離開而往「尼揵親子」的處所。到了便把前

與世尊所論內容，盡向他報告。尼揵親子聽了很滿意，讚歎長苦行尼揵聰明利

智、不負師門所望。 

是時優婆離居士與五百居士俱集在眾中，於是優婆離居士語長苦

行尼揵曰：「尊已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耶？」長苦行尼揵答曰：「居

士！我已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也。」 

這時優婆離居士與另五百位居士都在眾會中，於是優婆離居士問長苦行尼

揵：沙門瞿曇確是如此說的嗎？長苦行尼揵答云：其確實是如此說。 

於是，優婆離居士稽首尼揵親子足，繞三匝而去，往詣佛所，共

相問訊，卻坐一面，問曰：「瞿曇！今日頗共長苦行尼揵有所論耶？」

世尊答曰：「有所論也！」於是世尊共長苦行尼揵有所論者，盡向彼說。 



 118 

於是優婆離居士便往佛所，問曰：「前與長苦行尼揵所論辯的內容，果有這

回事麼？」世尊云：「確有其事！」 

爾時優婆離居士聞便歎曰：「善哉，苦行！謂於尊師行弟子法，所

作智辯聰明決定，安隱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

界自作證成就遊。所以者何？謂向沙門瞿曇施設身罰最重，令不行惡

業。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於是優婆離居士聽了，亦讚歎長苦行尼揵聰明利智、不負師門所望。 

彼時世尊問曰：「居士，於意云何？若有尼揵來，好喜於布施，樂

行於布施，無戲、樂不戲，為極清淨，極行呪也。若彼行來時，多殺

大小蟲，云何居士，尼揵親子於此殺生施設報耶？」優婆離居士答曰：

「瞿曇！若思者有大罪，若無思者無大罪也。」世尊問曰：「居士，汝

說思為何等耶？」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意業是也！」世尊告曰：

「居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後與前違，則不

相應。」 

「若無思者無大罪」：若無動機者，不成重罪也。非無罪，但不成重罪爾！ 

於是世尊就問：「你們這些修行者，身心既非常清淨，行為也非常謹慎。但

你們從那邊過來時，因夏天很多昆蟲都在路上爬來爬去，再小心還是不免會踩

死很多昆蟲。對此，你認為有犯殺生罪嗎？」 

優婆離居士答云：「若存殺害的心，才構成殺罪。反之，若無心，即無罪也。」 

世尊問曰：「存不存殺害的心，這屬於什麼業？」 

優婆離居士答云：「是意業！」 

世尊提醒他說：「你當好好思考再回答吧！你所說，犯了『前後矛盾』的弊

端！」 

這意思是：你是主張身罰為重的，可是說到有無殺生罪，卻是以意業為重，

故前後矛盾也。 

事實上，就算存心殺害，殺人與殺昆蟲的罪過，還是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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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問曰：「居士，於意云何？若使有人持利刀來，彼作是說：我

於此那難陀內一切眾生，於一日中斫剉斬截、剝裂削割，作一肉聚，

作一肉積。居士，彼人寧能於此那難陀內一切眾生，於一日中斫剉斬

截、剝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此那難陀內極大富樂，多有

人民；是故彼人於此那難陀內一切眾生，必不能得於一日中斫剉斬截、

剝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瞿曇！彼人唐大煩勞。」 

「居士！於意云何？若有沙門、梵志來，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

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在。彼作是說：我以發一瞋念，令此一

切那難陀內燒使成灰。居士，彼沙門、梵志寧能令此一切那難陀內燒

成灰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何但一那難陀，何但二、三、四？瞿曇！

彼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

在；若發一瞋念，能令一切國一切人民燒使成灰，況一那難陀耶？」 

世尊告曰：「居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後

與前違，則不相應。」 

於是世尊再問：「如果有人持利刃，要在一天之內，把那難陀城內的眾生，

全部殺光，並剁成肉醬，他做得到嗎？」他說如果是一個凡夫俗子就是看到人

就殺，一天也沒有辦法把一個城內的人殺光，因為那個城裡面的人可能很多很

多，你絶對殺不光的。 

優婆離居士答云：「那是不可能的！」 

佛陀再問：「如果有沙門、梵志已修得神通者，而作是說：我若發一瞋念，

就能令那難陀城內的眾生，皆燒成灰。他做得到嗎？」 

優婆離居士答云：「那是可能的。不只一那難陀是可能的，就算二、三、四

難陀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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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再次提醒他說：「你當好好思考再回答吧！你所說，又犯了『前後矛盾』

的弊端！」 

「有大如意足者，能以瞋念，即令一切人民燒使成灰」嗎？我不認為。 

何以故？當瞋念發時，即失如意足也。 

下面的經文我沒有再節錄，因為我要講的是：我不認為「有大如意足者，

能以瞋念，即令一切人民皆燒成灰」。為什麼呢？當瞋念發時，其即失如意足也。

如果瞋心很重，重到準備去殺人、放火時，他的神通保證已退失了。下引《大

智度論》上的故事： 

如《大智度論》云：如鬱陀羅伽仙人得五通，日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

夫人如其國法，接足而禮。夫人手觸，即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 

既婬念一動，即失神通。更何況瞋念大發，能不失神通嗎？ 

在《大智度論》上說有鬱陀羅伽仙人的故事，他是個外道仙人，已修得五

神通。所以國王對他非常尊重，就每天供養他飲食。於是這個外道仙人，每天

時間到了，就從山上以神足通，飛到王宮裡受供，吃飽了再飛回去。 

有一天國王不在，所以由夫人接駕。接駕時按當時的習慣，得行接足禮。

即由夫人的手，去承仙人的足。 

相信王大夫人的手，一定是非常柔軟。這仙人平常都是由國王來接駕的，

現在怎麼變成美女來接駕呢？眼看時，妄念已動；一承足，淫心大發，所以就

沒有神通了。沒有神通了，怎麼辦？不能再飛回去了，只好向王宮要部車子，

乘車出宮也！ 

只是接足禮，淫念一發，就失掉神通了。更何況瞋到要殺人放火的地步，

能不失掉神通才怪哩！ 

在世間法上，都以身業為重；云何此經，乃以意業為重呢？ 

因為身口意三業者，乃以意業為因，身口為果。故修行，當以能調伏意業

為究竟也。 

在世間法上，都是以身業為重，云何佛法會偏說意業為重呢？因為身、口、

意三業中，意為因，身、口是果。凡夫重果，修行重因。所以調伏意業，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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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要道。因為要調伏意業，所以把意業講成最重。這是有點「矯枉過正」的

味道，但不妨為下手的方便。矯枉過正是手段，證入中道才是最後的目的。 

客觀地說，身、口、意三業其實是互為緣起的，很難說哪個為重。同理，

心物是互相緣起的，很難說哪個為主。故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其實也是

偏一邊的。如清楚偏一邊是矯枉過正的手段，乃無可厚非。如果把它當作目的，

當作究竟，便是從這一邊而掉入另一邊去。 

如經云：「置心一處，無事不辦」。這「無事不辦」，究竟是什麼意思？ 

最後我們再講一句話，很多人學打坐時，都聽到「置心一處，無事不辦」

這句話，這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如果我修定修得好，能置心一處，然後

就可想什麼事都能成辦。包括觀想下一期「大家樂」是什麼號碼？也能成辦！

其實，你在想「大家樂」是什麼號碼時，早已非置心一處了。 

如果你真置心一處了，則已心境合一，這還有什麼事當辦呢？所以我的解

釋很簡單：因已無事，所以不辦。反之，想辦很多事，如此放不下，哪可能置

心一處呢？ 

必這樣解釋，才不會偏差，不然很多人一天到晚期待修得神通，能辦很多

事。如果真這麼想，第一是根本修不成定；第二容易招惹外力，引鬼上身。所

以「無事不辦」者，是因為放下無事，所以不用辦也。 


